
新研究显示成年后人类大脑几乎不再生成神经元

“脑容量”早就定型了？仍存争议

本报记者 任志方

神经细胞能否再生？经
历了一个世纪的争论

在20世纪末，关于神经细胞能
否再生的问题，似乎已经有了答案。
如今，新的研究结果出现，这是否意
味着过去一个世纪的研究将被推倒
重来？

其实，19世纪现代神经学初创
时，科学家通过观测得出结论，神经
细胞的再生能力不会伴随生命存在
而中止。这种理论认为，脑细胞与我
们身体的所有其他细胞不同，它们
不会进行分裂。一旦度过了婴儿期，
大脑的发育就完全停止了。这一观
念一直都是脑神经学的基本原则之
一，历经了整个20世纪。这一理论最
具说服力的辩护者就是耶鲁大学的
神经生理学家帕斯科·拉奇克。

1980年，拉奇克意识到神经元从
不裂变这一观点似乎经不起推敲，
因为它从未在灵长类动物中被充分
验证过，这一信条完全是从理论上
得出的。于是，拉奇克便开始着手进
行研究。他以12只猕猴作为研究对
象，给它们注射了胸苷，这样就可以
观测猕猴大脑中神经元的生长状
态。拉奇克后来在不同阶段解剖了
注射过这一药物的猕猴，并力图寻
找到新的神经元的生长迹象。他没
有找到任何迹象。

“猕猴大脑中的所有神经元都
在出生前以及出生后的早期形成。”
拉奇克在他1985年发表的影响深远
的论文《灵长类动物神经生成能力
的局限性》中写道。

但科学探索的过程，就是新发
现的事实不断推翻旧有的理论的过
程，即使这样的过程充满了曲折。

1989年，纽约洛克菲勒大学布鲁
斯·马克伊文实验室的一位年轻博
士后伊丽莎白·古尔德正从事着应
激激素对鼠脑影响的研究。长期的
精神压力对于神经元有破坏作用，
而古尔德的实验则致力于研究鼠脑
中的海马体细胞是如何死亡的。在
记录大脑恶化的同时，古尔德偶然
发现了一件神奇的事情——— 大脑还
会自己愈合。这一反常现象使古尔
德十分困惑，她去了图书馆。她本以
为自己犯了什么简单的实验错误，
因为神经元是不会分裂的——— 这是
长期以来的定论。可是后来，在古尔
德翻阅一本落满灰尘的、两年前的
科学期刊时，她发现了一个令人惊
愕的线索。

从1962年开始，麻省理工大学的
研究员约瑟夫·奥特曼连续发表了
几篇论文，声称成年的鼠、猫、豚鼠
的脑部都出现了新神经元形成的现
象。尽管奥特曼应用的技术与拉奇
克后来在猴脑上应用的相同——— 注
射胸苷，但他的这一实验结果却在
当时遭到了嘲笑，之后便被遗忘了。
结果，神经生成这一新领域就这样
在摇篮中被扼杀了。

又过了10年，新墨西哥大学的
科学家迈克尔·卡普兰才用电子显
微镜观察到了旧神经元能够产生出
新神经元的现象。卡普兰发现哺乳
动物的大脑中到处都有新生细胞，
甚至在大脑皮质中也一样。然而就
算有这些看得见的证据，科学还是
固执地坚守着它以前的学说。

被忽视的事实揭示了
新的可能性

历经了多年的嘲讽和怀疑后，
卡普兰就像先行于他的奥特曼一
样，放弃了在神经生成学这一领域
的研究。读过奥特曼和卡普兰的论
文后，古尔德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
不是错误——— 它是一个长期被忽视
的事实。反常现象一直都被隐藏着。

在古尔德发现费尔南多·诺特
博姆的作品时，这一直缺席着的谜
底拼图的最后一块才从天而降。巧
合的是，这个人也在洛克菲勒大学。
在对鸟类大脑进行的一系列让人叹
服的研究中，诺特博姆向世人展示
了神经生成是鸟儿能够歌唱所必备
的生理条件。歌唱如此复杂的旋律，
雄鸟需要不断地更新脑细胞。事实
上，鸟类的歌唱中枢每天都有多达
1%的神经元得到更新。

诺特博姆通过对鸟类栖息地的
研究获得了针对这一信条的反证，
如果他把鸟儿放在铁笼里，剥夺它
们的自然生存环境，就永远不会观
察到他所发现的那些大量生成的新
细胞。鸟儿会因为过多的精神压抑
而唱不出歌来，这样新生成的神经
元就会大大减少。

古尔德被自己实验中所遇到的
怪现象所驱使，把点连成了线。她意
识到奥特曼、卡普兰和诺特博姆都
获得过关于哺乳类动物神经生成学
的有力证据。在这之后，她受聘于普
林斯顿大学。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她
写成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
文，开始记录灵长类动物中的神经
生成现象，而这与拉奇克的数据完
全相反。她证实了狨猴和猕猴在一
生中都在不断地生成新神经元。大
脑远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直处
于细胞激变的状态中。

到了1998年，连拉奇克本人都承
认了神经生成学是有真实依据的，
他的报告也指明，在猕猴身上同样
也观察到了新神经元。这也支撑起
大量的应用性研究，并带动了亿元
产值的专项制药领域。

教科书就这样被改写了：大脑

在持续不断地生成它自己。古尔德
继续展示了神经生成的数量也会被
环境所左右，而不仅仅是受基因所
控制的事实。高强度的压力会使新
细胞的数量减少，就算是在等级上
占有相对优势的低等生物也同样如
此(在它们的属类中相当于灵长类动
物的低等生物)。

最难的是取样，真相
仍在探索中

此次《自然》杂志发布中美联合
研究成果显示，成年之后的人类大
脑几乎不再生成神经元。这个结论
一出，还有过去几十年来对于脑神
经细胞的研究以及基于神经细胞发
生可改善神经退行性疾病(老年痴呆
症、帕金森症等)的努力，都会遭到一
个来自根基的打击。研究结果公布
后，受到了多方质疑。质疑声大多来
自于实验团队对样本的选择是不是
真的体现了人类活体的真实状况。

然而，据论文的研究人员解释，
他们研究的22个大脑样本其实并没
有处理、冻融的过程，而是从正在进
行癫痫手术的患者身上获取的新鲜
样本，同样的实验在三名婴儿脑组
织中检测到了大量新生细胞，而儿
童较少，成年人为零。相较于此前大
量的针对动物的实验，此次对于人
类样本的直接研究是一次有益的尝
试。而从模型动物的研究结论到可
以指导对于人的临床研究，距离可
能远超十万八千里。

尽管如此，目前的结论仍有需
要回应之处。比如，此前的研究证
明，环境因素对脑细胞的影响巨大。
而新的研究显然是在手术室这样一
个静态的环境中进行的。

在古尔德的研究中，居住在压
抑环境中的母猴会产下神经生成能
力较低的后代，甚至是在那些猴子
宝宝还没有亲自体验到压抑时，神
经生成能力就已经呈现出了萎靡状
态。但是，当灵长类动物被转移到更
加丰富的环境中——— 拥有繁茂的树
木、隐藏的食物，还有会转的玩具
时，它们的成年大脑便会开始迅速
恢复。在不到四周的时间里，它们受
损的细胞就会得到彻底的修复，形
成丰富的新链接，而神经生成的速
率也恢复到了正常水平。

也就是说，猴子在面对环境变化
时，脑神经的生成能力也会出现变
化。而新的研究中，样本是在手术室
的静态环境下提取的，显然没有考虑
到环境因素对脑细胞带来的改变。

当然，真相只有一个。科学方法
的精髓在于它从来不会接受永久性
的解答方案。科学事实的意义恰恰是
因为它们很短暂——— 一个新的观察
或一个更加属实的观察总会将它们
改变。也许随着相关研究的推进，古
尔德的结论会被新的发现反转。

日前，《自然》杂志发布的中美联合研究成果显示，成年之后的人类大脑几乎不再生成神经元。研究团队分
析了59个人类个体的大脑海马体组织，利用荧光抗体蛋白标记不同分化阶段细胞的特定蛋白，并用电子显微镜
寻找细长的年轻神经元。他们发现年轻的神经细胞，在成年人的海马体组织中不能被检测到。也就是说，你的学
习记忆能力，即俗称的“脑容量”早就定型了，想通过外部刺激“开脑洞”，几乎不可能。

人穷“情商”高

旧时大家庭里辈分最低的媳妇，往
往需要学会察言观色、伏低做小，这种
生存智慧迄今仍然管用。

近日，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社会心
理学家格罗斯曼的研究发现，社会地
位较低的人，比如收入较低的人和工
人阶层更擅长站在他人角度考虑问
题，以及根据情境作出妥协，也就是人
际“情商”较高。

格罗斯曼和他的学生们在全美国
范围内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并收回了
2145份有效答案。他们要求参与者回忆
近期与他人的一次冲突，比如与配偶
的争执或者跟朋友吵架，然后再回答20
个与该冲突相关的问题，比如，你曾经
考虑过第三方可能会怎么看吗？你是
否曾经努力试图理解对方的观点？以
及你是否想过自己可能是错的？

根据答案，格罗斯曼为每名被测试
者算出了人际交往的“明智”分数，同时
依据他们的家庭经济和教育水平，为他
们的“社会地位”赋值。结果表明，家庭
收入较低、受教育水平较低、更经常为
钱发愁的人，社交“明智”分数比社会地
位最高的那群人高出了一倍。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结论，格罗斯
曼又在美国密歇根州招募了200名被测
试者，首先进行“智商”测试，然后要求
他们单独对指定“亲爱的艾比”栏目来
信给出自己的建议，案例均涉及日常人
际关系处理，比如在两个朋友的纠纷中
站队。之后，一组裁判会依据他们的回
应打分，能够公允地站在一个局外人的
角度考虑问题者得分较高，而先入为主
偏袒一方的话则得分较低。

结果同样显示，社会地位较低的
人群“情商”得分较高，而智商则与之
无关。格罗斯曼分析说，这是因为蓝
领阶层孩子的成长环境更多地依赖
共享的社区资源，因此他们更为擅长
在同龄人之间消除矛盾。而中产阶层
的孩子则更多地专注于教育和个人
发展，这对提高智商极有好处，但他
们相应地也比较缺乏解决人际冲突
的技巧。

格罗斯曼的被测试者中暂时还不
包含赤贫和巨富阶层，但他表示，如果
超级有钱人的社交“明智”程度事实上
低到破表，他也不会觉得惊讶。

（据《南都周刊》）

为啥有的人
更易患抑郁症

英国爱丁堡科学家通过分析英国
生物银行的健康大数据，筛查出了近
80个与抑郁症相关的基因。这些发现
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该疾病的患病风险
很高，还可用于开发治疗精神疾病的
药物。

生活事件、创伤或压力，都可能诱
发抑郁症，但以前科学家并不清楚为
什么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发病。

爱丁堡大学的科研团队分析了来
自英国生物银行的数据，该资源库包
含了50万人的健康和遗传信息。他们
扫描了其中30万人的遗传密码，确定
了可能与抑郁症有关的DNA区域。

这项研究发现，一些已被精确定
位的基因参与了突触的功能，这些微
小的连接器让脑细胞通过电信号和化
学信号彼此通信。随后，科学家征得捐
助 者 同 意 ，使 用 D N A 鉴 定 公 司
23andMe的个人遗传信息数据，证实
了他们的结论。

爱丁堡大学临床脑科学中心的
安德鲁·麦肯托什指导了这项研究，
他说：“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严重疾
病，影响了全球数百万人。这些发现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抑郁症的病
因，同时他也展示了英国生物银行的
大数据是如何帮助促进心理健康研
究的。”

论文主要作者、爱丁堡大学临床
脑科学中心研究员大卫·霍华德博士
说，这项研究确定了可能增加抑郁症
患病风险的基因，同时为破解病因提
供了新证据。他们希望最终能找到有
效的抑郁症治疗方法。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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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元示意图

根据这项研究，想通过外部刺激“开脑洞”几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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